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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藤玉莲”看上去最美，总穿

着合身的旗袍和礼服，摇曳在英俊的“江

波”身边，两个人形影不离让人羡慕，一

个眼神、一个微笑，他们已经心领神会：

一条新的情报又到手了。 “其实，她是剧

中最焦灼和最受煎熬的女人。 ” 戴娇倩

说，最初接到剧本时，“藤玉莲”的确让她

眼前一亮， 虽然该女子是出身贵族的千

金小姐，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共产党，但为

了“信仰”，甘心成为“江波”的假妻子，为

了获取情报周旋在敌营之中。 柔弱的外

表， 坚强的内心， 青涩的情， 热烈的爱

……所有的矛盾在她身上都一一呈现出

来，这个人物必定是挣扎和丰满的。

“最挑战我的就是这点。 ”从没有尝

试过此类角色的戴娇倩既担心又激动，

这种情绪在她和父亲的一次电话通话中

被推至顶点。 原来，听到女儿接了新戏，

父亲来电话问询，当听到《敌营十八年》

的片名时， 父亲一下就提高了声调：“我

知道

!

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呀

!

”听父亲

如此激动，戴娇倩问：“您知道我演谁吗

?

和江波一起打入敌营的藤玉莲

!

”“啊

?!

那

是我偶像

!

”父亲很兴奋。

作为“

80

后”戴娇倩因此了解了老一

辈对《敌》剧的喜爱之情，压力倍增。 而开

机后她更发现，“藤玉莲” 真的是一个让

人痛苦至极的角色：“她活着比死了更需

要勇气，在戏中我深深爱着江波，但同时

又必须和江波的妻子康瑛做好朋友，我

不但不能嫉妒她， 还要用微笑证明自己

的从容。 我不但要面对所爱的爱人，还得

讨她开心， 像亲姐妹一般去逛街、 买衣

服。 这一切若是从私人情感出发，我是绝

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每天都是以‘不得不’的状态生活着。 ”提及

那段过程，戴娇倩就是满脸的苦闷，她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

“强迫症”，她就常常因为投入“藤玉莲”的复杂情感而感觉恍惚，

做事说话都会莫名其妙地重复， 有时候甚至忘记自己是谁……

而这一切，都是角色惹的祸。

记得在第一场和“江波”的对手戏中，为了迷惑敌人，第一次

见面就狂奔过去的“藤玉莲”对陌生的男子悄悄发出命令：“我命

令你吻我

!

”这种“接吻”和“拥抱”充斥了这对假夫妻的大部分戏

份，戴娇倩最能体会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心和痛楚，“很难受，无论

是对角色还是我们俩，都感到痛苦和陌生。 ”

戴娇倩竭尽全力在“自我强迫”中完成了“藤玉莲”的故事，

角色的结局也很悲惨，在一次任务中假死并毁容，离开了敌营，

“我一看剧本，毁容

?

我不能接受，也就没有接第二部了。 ”

结发妻子的爱与恨

———访《敌营十八年》主演阿斯茹

选择蒙古族姑娘阿斯茹

饰演含辛茹苦的“康瑛”，就是

因为她与众不同的眼神，从小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长大，她的

眼睛如蓝天一样干净透亮 ，

“大家都觉得蒙古族女子很豪

爽，其实内心有很多坚韧的东

西。 ”阿斯茹笑起来有一种动

人的灿烂，记得当年她饰演电

视剧《射雕英雄传》中的“华筝

公主”， 导演张纪中就颇为其

阳光般的笑容而自豪。

虽然是个笑靥如花的女

子， 但角色的经历却相当苦

情，“康瑛”是农民出身，虽然

是江波的元配妻子，并为他生

养一女，但为了革命事业的需

要， 她不仅不能和丈夫相聚，

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江波一而

再、再而三地另娶他人，心中

的爱嗔怨恨也无人诉说，那是

一种何等的悲凉。 “我一看剧

本就喜欢上了这个角色，从一

个少女成长为一个母亲，最后

成为一名我党的地下党员，她

是一个有大爱的人，虽然痛苦

却也能包容一切。 ”阿斯茹曾

经试想如果自己真的是 “康

瑛”， 是否能眼睁睁地看着心

爱的丈夫不仅另建家庭，还育

有后代 ？ “答案是我很难接

受。 ”她曾问过编剧：“为什么

那时的人们会坚持下去

?

”“因

为信仰。 ”带着敬佩之心，阿斯

茹以“康瑛”的身份接受了种

种酷刑和情感上的煎熬，穿着

粗布衣服， 动不动就女扮男

装， 活动在广州和湘西等地，

秘密进行着地下工作，慢慢地

成长起来。 在第二部中，她甚

至成为了江波在党中的领导。

很多场戏中，康瑛都遭到

了非人的折磨，有时是一缸水

泼到耳朵里，有时是被皮鞭抽

得浑身淤青， 但为了革命，阿

斯茹都觉得“值了”！

12

月的

某一天，她挺着“大肚子”去湖

南寻找丈夫， 在大家都烤火

盆、穿羽绒服还冻得瑟瑟发抖

的冬天，阿斯茹却站在用冰冷

河水制造出的瓢泼大雨中，哭

喊着江波的名字，每一滴水砸

到头顶时都像针扎一样疼。

5

个小时的表演如此漫长，阿斯

茹仗着身体底子好，硬是咬牙

挺了过来， 当她单衣单裤、浑

身滴水地站在火盆旁取暖时，

剧组人员惊呼：“你咋像神仙

一样，浑身都冒烟了

?

”

让阿斯茹印象最深的一

场戏是在监狱中，听到女儿的

叫声，康瑛疯了一般从众多犯

人中冲了出来，却被枪托打倒

在地，这时江波等一行国民党

官员走了进来，看着丈夫和他

身边趾高气扬的女人，所有的

怨恨都在那个瞬间聚集，为了

隐藏身份， 江波必须提审康

瑛，“我看着他，眼中都是刀一

样的东西，咬着牙哭泣，感觉

内心无比刺痛”， 在换镜头的

空当，阿斯茹依旧没有从地上

爬起来，所有人的脚都在她眼

前晃来晃去，她保持着康瑛扑

倒的姿势，满脸泪水地体会着

那种痛，很细微地感受着康瑛

的仇恨…… “那个镜头拍完

后，我哭了很久，这场戏让我

郁闷了三天。 ”

如今的阿斯茹已习惯在

角色的悲喜中走进走出，当年

刚满

17

岁的她为了出演 《一

代天骄成吉思汗》而离开了喜

爱的舞蹈舞台，丝毫没有表演

经验的她和麦丽丝导演第一

次对戏，在忽然换人的情况下

临乱不惊， 不仅没有跳戏，还

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天赋

!

”

导演的一句认可让她走上了

影视路，也让她从此走出了故

乡一望无际的草原。

话说 1931年，我党地下工作者“江波”潜入国民党内部时，身份是“已婚”，他的老婆

就是如花似玉的“藤玉莲”。 二人表面火热，搭档起来天衣无缝，好似一对“亡命鸳鸯”，但

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原来“藤玉莲”也是我党的情报人员，为了掩护江波而假装夫妻。江

波早有一位结发妻子，名为康瑛，二人分离时她已经有孕在身，为了寻找丈夫她带着孩子

不远万里奔波，但相见却不能相认，丈夫早另有公认的“爱人”在旁，这段错乱的爱恨情仇

让两个女人都格外痛苦，但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都在默默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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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江波”到崩溃

———访《敌营十八年》主演杜淳

“他的生活撕扯我的灵魂”

千万元投资的百余集大

剧，男一号“江波”只有一位，所

有的故事都要围绕他展开，杜

淳如何成为了这众所期待的

“唯一”

?

“选择我是因为导演需

要一个不阴柔， 同时又略带文

气的演员。 ” 凭借着在电视剧

《大旗英雄传 》和 《

51

号兵站 》

中的出色表现， 杜淳被导演挑

中，有幸成为时隔

27

年之后的

第二个“江波”。

“我没看过老版，但两个江

波完全不同， 人物性格上就有

很大变化。 ”杜淳一点也不掩饰

表演中的难度，因为

18

年隐藏

敌营的特殊背景， 江波一直生

活在极端压抑的情绪中， 他总

是违背内心去做各种事情。 为

了信仰， 从个人生死到家人情

感全都“牺牲”了，那是一种触

及灵魂的折磨， 再坚强的人也

会被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从

第

10

集之后，江波的戏就开始

走“强声高节奏”路线，通俗点

说就是 “扯着嗓子大段大段高

喊台词”，每场戏下来杜淳都会

哑声、头晕，“很难演，演到第二

部，我感觉自己快拍崩溃了。 ”

“为啥一看见你就想哭”

虽然辛苦， 但杜淳说自己

其实最善于此类“爆发”戏，尽

管这样的角色和本人性格相差

最远， 但他表现这种有棱有角

的男人总是最出彩的。 “我的师

父说过， 可能因为我的眼神比

较干净， 所以爆发起来让人感

觉特别真。 ”在拍摄《走西口》一

剧时， 演杜淳母亲的演员王静

就感叹：“我为啥一看见你就想

哭呀

?

你的眼神太可怜了，让人

心里酸酸的。 ”

在 《敌营十八年》 第一部

中， 让杜淳印象最深的是在狱

中提审结发妻子， 面对康瑛他

不能相认，一边凶狠地审讯她，

一边还要用眼神传递自己真实

的爱和痛， 那是一种灵魂深层

的分裂和挣扎，杜淳说这叫“戏

中戏”，“我知道自己在演戏，在

剧中的我又在演戏”。如果观众

能看懂这种错位则表示表演是

成功的， 此类戏虽然难演但往

往会触动人性情感的最深处，

全情投入后很长时间都记得。

“我要尽快戳上一杆大旗”

在“痛并快乐”的表演中，

杜淳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他被

好友高圆圆称呼为 “钢铁战

士”， 因为经常跨剧组拍戏，白

天在上海拍日戏， 晚上又要连

夜开车到南京另一个剧组拍夜

戏， 一天几乎不睡觉。 杜淳的

“工作狂” 特质完全是自然天

成， 他说：“我就喜欢变化中的

生活， 我宁可只精彩地活五六

年，也不会平淡过

50

年。 ”他不

允许自己停下来， 因为他的目

标已经确立了———一定要在当

下国内男演员中占有一席之

地， 有一种专属自己的角色类

型。 “比如陈宝国、孙红雷，凡是

那种霸气十足的角色， 第一个

想到的永远是他们。 ”对于《敌

营》系列和《走西口》，杜淳现在

也无法断定是否能帮他走近目

标，但他有一股子“初生牛犊”

的势头，“如果这两部剧还不能

帮我达到一个事业的小顶峰，

那我实现目标至少还需要

10

年时间， 我要尽快在自己耕耘

的田地上戳上一杆大旗。 ”杜淳

坚定地说。

“我和父亲都是无趣的人”

提起杜淳往往会习惯地顺

带提及他的父亲杜志国，“上阵

父子兵”在演艺圈并不罕见，但

并非人人都受用如此的称呼，

对此，杜淳并不抵触，他说：“能

和亲人在一起演戏 ， 我很幸

福

!

”爷儿俩荧屏齐上阵已是第

5

次了， 但两人几乎没有对手

戏， 而父亲也不会在杜淳拍戏

时主动发表个人意见。 “其实我

们俩都是无趣的人， 即使闲暇

时也不会凑在一起玩。 ”在《敌

营十八年》第一部杀青后，杜志

国点点头对儿子说了一句话：

“长大了，成熟了。 ”简单的一句

评语体现着老杜的态度， 从开

始不支持儿子演戏到如今已放

心让小杜独自撑起一片天，这

个根本性的转变全靠杜淳的坚

持。

看着荧屏上杜淳版的 “江

波 ”，总是有点恍惚 ，这个男

孩子仰着一张年 轻的面庞 ，

竭尽全力地演绎着一个肩负

重任的革命工作者 。 那些曾

经的故事离他生活的年代如

此遥远 ， 但他一身军装的样

子却让人感觉和 “江波 ”如此

接近 。 谁说 “

80

后 ”不能理解

革命年代

?

杜淳已为年轻一代

做出了证明。

采访杜淳时距离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第二部杀青还有两天，感

受得到他的忙碌，采访的时间一拖再拖，可谓见缝插针。 他就是这个

样子，一年 365天恨不得干出两年的活来，像只疯狂旋转的陀螺，绝

对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一分一秒。 那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杜淳笑了，他

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这么拼命感觉累吗?一点都不辛苦，反而很充

实。 他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作为“80后”，杜淳有着和他实际年

龄不相符的稳重，那张年轻的脸上似乎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对未来张

望的神情，是那么期待，又是那么急迫。

江波的“真假老婆”


